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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园沉思
郭红解

! ! ! !又来到这座被嘉定县志列为
“已废私园”的黄家花园，与上次寻
访相隔四十多年了。
上世纪 !"年代末，在位于南翔

的一家食品厂工作时，听说附近有
个神秘而美丽的黄家花园。一个周
日，兴冲冲去那里探秘，终于在铁路
南翔编组站南面，当时的封浜公社
新华大队发现了一个废弃的花园。
推开虚掩的铁门而入，恍如来到世外
桃源：古树参天，草木葱茏，水波粼粼，
西洋风格的别墅掩映在绿荫中……
南翔附近竟有这样一个深藏不露、梦
幻般的园林，令我惊叹不已。
后来翻阅史料得知，黄家花园

是当时主办《时报》的黄伯惠、黄仲
长兄弟 #$%&年始建，'$%(年完工。
园内有别墅、土山、荷池，种植树木
%""余种，占地 !(亩。抗战时树木
被砍，别墅坍毁。'$&)年，南翔镇建
筑委员会协同园主加以修葺。解放
初，纪王区办事处、槎南乡人民政府
曾先后设于该园内。
上世纪 *+年代初，幽深恬静的

黄家花园曾一度引起过关注。复旦
大学生物系老师和学生在园内发现
多种国外珍贵引种树木，如池柏、冷
杉、欧洲七叶树等，其中有两株举世
闻名的珍稀植物“世界爷”。这种树

原产于美国，生物学上称之为孑遗
植物，也称活化石植物，大部分毁于
第四纪冰川，只在美国西部某些地
区还有少量存活，树的高度最高可
达百来米。让人非常惋惜的是，由于
管理不善，两株“世界爷”!" 年代
枯萎而死。
离开南翔许多年，一直记得那

个年代黄家花园给过我的惊艳和遐
想，时常会向还居住在南翔
的工友打听黄家花园的景
况，得到的回音是花园围起
来了，铁门始终关着。前些
年，竟在报上看到黄家花园
周边尘土飞扬、垃圾成堆、河水黑臭
的报道，由此不想再去寻访，为的是
保留记忆中那片绿色和恬静。
这一次，抵不住难熬的乡情，踏

上了寻访路程。如今封浜镇已与江
桥镇合并，黄家花园坐落在江桥镇
星火村境内。坐地铁转乘公交车来
到黄家花园路，问及几位居住在此
路上的居民，却不知有个黄家花园。
一路寻访，终于望见河边长长的护

岸林，记忆中的幻景和眼前的实景
开始叠印起来。是的，这就是黄家花
园。虽说随处可见颓败景象，但依
然不失优雅和秀美。湖面铺满绿色
浮萍，没有一丝波纹；别墅静静面
对湖面，楼似改建过，与先前看到
的不一样。踏着厚厚的枯叶拾级而
上，进入沿坡而成的树林，满眼雪
松、龙柏、女贞、海桐、棕榈树，手一
碰，一棵枯萎的棕榈树竟倒伏在脚
前。一座长长的铺着木板的吊桥悬
挂在湖上，连接山坡和湖中半岛，使
林中景色有种律动感……
站在山坡上放眼望去，黄家花
园周边环境令人担忧，不远
处的大片空地上，建筑垃圾
成堆，前些年报道过的一些
乱象依然还在。看得出，有关
方面也在尽力改善花园的环

境，这次能顺利入园，就是因为有工
人在园内施工。听说这里要开发旅
游资源了，由此又有了另一份担心。
这么多年，黄家花园尽管缺少维护，
但能保留原生态的“废园”也是万
幸。倘若要矫揉造作打扮一番，再弄
点假古董，开个饭馆歌厅之类的，那
还不如保持“废园”为好。但愿这次
施工，能尽力保持园林原貌，使黄家
花园在原生态中焕发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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冃冒是帽
徐梦嘉 文,图

! ! ! !拙文试就“冃、冒、帽”三字进行
穷源竟委，谨陈愚管。
《说文》这样解“冃”（-!.，小

篆，图一）：“冃，小儿及蛮夷头衣也。
从冂，二其饰也。”头衣就是最初的
帽子又称元服，元的本义指头，头的
衣服也。头衣“冃”，状如现在用绑带
围绕头部“二其饰”转几圈 ，外形成
“冂”。有数款认定是甲文写法的
“冃”（举一款，图二）如现代罩着的
头套，两端还有带球结的飘带的羊
头帽。少儿与夷狄用头衣冃不戴冠，
古有冠笄一说，冠是后来缝纫出的
泛指供贵族戴的帽子。男子 %"岁举
行成年礼后，便可以戴冠结婚成家
了；笄指笄礼，是女子 '*岁时举行
盘发插簪的成年礼。古称东方部族
为夷，北方部族为狄，夷狄指除华夏
族以外的各族。
冒（小篆，图三。异体作冐），徐

灏（清学者）云：“冒，即古帽字。冃之
形略，故从目作冒。”冃为冒的先造
字，但因为构形简略示义不明，增加
“目”，以眼表示脸或头强调“冃”，面

与首分别就是以目表示脸与头的
字。因为眼是脸与头的最精彩与代
表的感觉器官，将冃置于目上，以示
“头衣”罩住头部露出眼睛之意。冒
又为“帽”的先造字。冒引申繁衍了
冒失、冒犯、冒出等义后，单一的帽
子义，隶变楷化后增加甲文像布条
下垂形的“巾”作边旁以专指“帽”，

强调了帽的主要用料是布质的。
梳理“冃、冒、帽”，结论：“冃、冒”

两字都是“帽”的先文。从形义讲冃是
冒的本字，而冒又是“帽”的本
字；读音同样，冒从目冃，冃亦
声。帽从巾冒，冒亦声。
“冒”的“冃”下不封口，

两短横与左右竖不触连，太
多人误写作曰或日。《汉语大字典》
“冃”构形的字有 *"多个，这些字都
含帽子意。由于冃的正体形变，“冃
之字”会与别的相似字“相撞”，使用
者往往不能分辨。亦可抉隐索微，举
“冑、胄、胃”为例：甲冑的“冑”，“由”
下系“帽之冃”，冑是古代战士戴的
头盔，甲冑即铠甲衣和头盔帽合称。
汉字演绎史上肉字与月亮的月隶定

后正体都作“月”，由同肉之月组合
的“胄”，意为后代。《三国志·蜀志》：
“将军帝室之胄。”现在将冑写成胄
似乎已没人纠错了，查看百度，错误
的“甲胄”一词有四百多万个，正确
的“甲冑”仅七千多个。不过新版《辞
海》还是分清头盔冑与后裔胄的。另
外田和肉之月所组字系肠胃的“胃”。
“冃”字头的“冕”是古代帝王诸

侯及卿大夫所戴礼帽，从冃不从曰。
“最”（小篆，图四），冃下取耳。取，从
耳、又（手），手持割下敌方死者耳朵
作战功依据。吾识定，以头上冃表示
顶点，战功到顶即最。隶定讹变后正
体“最”的冃已写成曰。

古代帽子主要有冠、冕、弁、巾
帻、幞头、盔冑等大类，现代帽
子的种类和款式不胜枚举。
帽子除实指外还有虚指

的：古代“乌纱帽”从实指演
绎到泛指的象征官阶标志

物。戴绿头巾变化为虚指男女情感
出轨方面的“戴绿帽子”等。而现代
虚指的帽子则令人心惊胆颤，曾几
何时中华大地上“牛鬼蛇神、黑五
类、臭老九”等等满天飞的“帽子”，
使得多少无辜者深受其害，多少家
庭家破人亡……
呵！说不尽的冃、冒、帽，道不完

的中华字。

图一 冃$小篆% 图二 &冃#$甲文%

图三 冒$小篆% 图四 最$小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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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众所周知!短跑"游泳等接力项目比

赛中! 各个运动队要想最终取得优异成

绩夺冠! 不但要求每位参赛运动员更快

更强!而且要求他们之间交接好棒!配合

默契!努力发扬团队合作的精神#如果稍

有不慎!交接失误!就会前功尽弃$

细细想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一

些单位尽心尽力做好交接棒工作! 也显

得不可或缺!十分重要$比如笔者住地附

近一家小区!新的物业准备进驻!老的物

业则尚未撤退! 由于彼此双方尚未做好

交接棒工作!因此无论是居民物业报修!

还是小区保安值班巡逻!或者其他方面!

都做得比较差$对此小区居民怨声载道!

直到上级相关部门出面协调解决! 才使

新老物业交接圆满完成$

由此笔者想到!随着现在经济的迅猛发展!需要相

关单位组织或个人做好交接棒工作的方面还有很多%

比如一些饭店餐馆调换老板&一些社会组织换届选举&

一些居民换房走人''如何认真做好交

接棒工作(如何多为对方)他人*想想(如

何真正使相关交接不扰民!不折腾(看来

需要我们相关交接单位组织和个人多多

思量!顾全大局!好好把握!造福一方$

面对!难言之隐"

湘 君

! ! ! !青春期的孩子，除了叛逆，还有一
些难以处理的棘手的困惑。一味批评和
鼓励不能解决问题，家长须得开动脑筋
调动智慧往正面引导。
有一位女同学据说有狐臭，这是班

级里公开的秘密，女孩子都不愿意跟她
坐同桌。结果不幸的是，一开学，老师就
把她分来跟女儿做同桌。女儿自然百般
不爽，回来不满地抱怨道：“人家妈妈肯
定会去老师那里投诉，要求换座位的。”
我想了想说：“你自己决定吧。”
第二天女儿回

来垂头丧气地报
告：“跟老师提了，
可是被驳回。老师
总是坚持‘总要有
人跟她坐吧’，可为什么是我？”

我跟小人说：“有狐臭她自己不知
道吗？作为青春期爱美的女孩子，她也
一定为这个隐疾而自卑，大家都不愿意
跟她做朋友她也一定难过。其实狐臭并
不是她的错，如果你心理上放松，不要
特别关注和夸大，愿意尝试忍受，接受
她做你的同桌，并以朋友之礼待她，她
也许会感激你，把你引为知己，说不定
以后她会一辈子记得你的友善。”“那味
道很难闻的，前后左右的同学都把桌子
挪得好远。”女儿皱眉。我只好继续安
抚：“当然，也不勉强，没有人强迫你坐
那个位子。你试试看，看是否能忍受那
气味，若是生理上实在无法忍受，让你
精力不集中，甚至会恶心呕吐，那么到
时候妈妈再跟老师说。”女儿答应试试。
我在心里暗自埋怨那失责的父母。

现在的医学很发
达，找家医院做个

小手术，完全可
以根治狐臭的。
可那粗心的父母忽略了孩子的感受，使
孩子的自尊自信深受打击。

学校举行集体舞大赛，每个班挑
出十男十女参加。其中有个男生，因为
卫生习惯不好，再加上很多不讨人喜
欢的小动作，所有同学都避之唯恐不
及，生怕他一个毫无遮拦的超级喷嚏
把唾液喷在自己脸上，又怕他悄悄把
鼻涕擦在自己身上，更怕他抠脚时把

皮屑弄得漫天飞
舞。没有女生愿意
做他的舞伴，更不
愿意跟他有任何
身体接触。女儿亦

是万分纠结，作为活动组织者，她只能
“高风亮节”自己填补空当，为班级荣
誉而献身，做他的舞伴。她可以对他滑
稽的动作视而不见，可是，每次要将手
搭在他的手上，便觉得毛骨悚然，心理
障碍重重。

女儿回来痛苦地抱怨：“我感觉自
己赴汤蹈火一样，胳膊上仿佛有几百只
蚂蚁在爬。”爸爸开玩笑说：“那就戴手
套。”我连忙制止：“绝对不可以！那是对
别人的歧视。就算你心里有再多的想
法，表面也应该给予最起码的尊重。心
里再不情愿，但在必须要做的事情上，
就要表现得自然而专注。这是一个人成
长过程中应该学会的涵养的素质。”
不知女儿将心事如何裁减取舍，至

少，最后演出成功，女儿班级的集体舞
获得了大赛一等奖。我对她表示祝贺，
祝贺不仅仅是为她拿回了奖状，更是为
她在这个过程中学会的待人处事之道。

醉鱼草
曾元沧

! ! ! !这是不期而遇。仲秋
周末，我踏着夕阳余晖向
附近公园走去，无意间发
现路边阴湿处有一种野
草，正依偎着努力绽放米
粒状的粉红花儿，好面熟
好亲切啊！我俯下身去仔
细端详起来，不由勾起了
苦涩而不无温馨的回忆。
对，正是它———苦料！

我连忙打开手机给它拍了
照，迫不及待地传给莆
田文友梦奇，请他辨认
是不是家乡土话所称的
苦料。他一时吃不准，又
将照片转给了乡下朋友
鉴定，而后发来微信：“是
苦料，您的记性真好！”

经一位名中医的子嗣
考证，苦料的学名叫醉鱼
草。这就对上了呀，小时候，
我和玩伴正是为了鱼才跟
它厮磨过、合作过……
当年，地少人多的家

乡，一年到头基本上都吃
地瓜，许多人家连地瓜也
吃不饱。不知是哪位先人
的发现，兴许也经过了神
农尝百草般的选择，村民
们认知，野生苦料具备特
殊的药性，不宜直接食用，

但可用来“透”鱼，从而间
接获得美味食物。
那时候还轮不上我当

孩子王，充其量只是一个
跟腿子，大主意都由村上
比我年长的寿桂和元俄拿
定。他们差我拔苦料，我如
接军令冲在前面；他们叫
我把苦料捣碎，我没有二
话挥汗如雨。最后由他们
搞“配方”，在捣碎的苦料

里加进适量的茶饼末，
“透”鱼的材料就宣告制
成。所谓“透”鱼，即以醇香
的茶饼为诱饵，利用苦料
的药性来麻醉鱼。这种办
法无公害，所得之鱼却有益
身体。大人们臂粗力大，可
以去溪里撒网捕鱼，然而他
们舍不得自享，都拿去卖了
换钱贴补家用。而我们小不
点只能小打小闹，弄点塘里
的鱼，聊解荤腥之馋。

我们选定了池塘，哼
喔嗨哟地把装满碎苦料的
桶子搬到岸边。先是抓起
配料往水里投，紧接着挥
动木棍使劲搅动，绕塘一
周，如此这般让“药”均匀
散开。不一会奇迹出现了：
塘中的鱼真的“醉”了，一

条条浮上水面，有长着小
胡子的塘鲤鱼、扁塌塌的
田鲫鱼、圆滚滚的黄鳝，甚
至还有团团转的甲鱼……
我们边捞边欢呼。这可是
我们的盛大节日噢！
这次我额外“申请”到

了三只甲鱼，我记住母亲
的话，甲鱼生性清凉，祖母
用得着。我乐不可支地把
甲鱼拎回了家，催促母亲
就着小“烘炉”用陶罐炖
给祖母吃。隔天炖一只。
老人家患上眼疾，常年
靠采集沙滩上的“白毛
草”熬汤调理。祖母哪里
舍得吃，摸了摸我瘦削的
脸说：“还是你吃吧，吃了
好长身体。”母亲似乎听到
我咽口水的声息，朝我眨
眨眼，我心领神会，拉住祖
母的手，把碗递了过去……
几天下来，祖母的眼睛清
亮了许多。受到成就感的
鼓舞，我对她说，下回抓到
甲鱼再炖给您吃。

稍长的寿桂有远见，
懂得节制。他提出要保护
好苦料，不能拔光铲尽，还
要“封塘”，今年捕过的池塘
两年内不再动。于是，我们轮
流在村里村外的几口池塘
“透”鱼，每年都有收获……

在远离家乡千里之
外，邂逅苦料这位“故人”
的那一刻，有种难以名状
的兴奋，念旧情愫中融合
着缘分感喟。世间万物无
不在自然法则中完成生命
的修行过程，小草亦然。都
说“天涯何处无芳草”，看来
这被诗化了的萋萋“芳草”，
涵盖了普天下所有的草，其
中就有着这醉鱼草呢。

我把好友梦奇喻为
“快进键”，那么迅速就给
醉鱼草———苦料验明了正
身。这种摒弃敷衍的办事
作风跟他多年的经历有
关，是反复锤炼的结果。他
从陆地到海洋，踏平波峰
穿越浪谷，左满舵
右满舵，全身心以
赴，一点也含糊不
得。“海人无家海里
住”，甘于海上丝绸
路。海员的生活虽有其壮阔
与豪迈，但那也是不畏艰险
的“苦料”才能胜任的活计。
前两天，跟几位不忘

回报家乡的企业家喝茶闲

聊，他们说，苦料一听就
懂，醉鱼草是书上的名堂，
听来陌生。又说，阿沧您知
道莆田农村往昔的底细，
其实我们和您及您的朋友

一样，都是“苦料”
出身，赶上了好年
头，靠拼搏和诚
信，才在上海扎下
了根。

是的，只要不忘初心，
始终与理想结伴，把正确
的取向请进生命，运筹勉
勉，惟日孜孜，“苦料”也有
春天！

哑巴
孙香我

! ! ! !我奶奶家在扬州安墩
巷，如今这巷子早就被拆
掉了。小时候我在那里住
过，印象最深的是巷子里
有个哑巴，好像是个裁缝，

大人都拿这哑巴吓唬小孩：还哭，哑巴来了，哑巴来了。
我小时候就真的特别怕这哑巴。哑巴那时五十多

岁的样子，穿着对襟的褂子，戴一顶瓜皮帽，活像个地
主，只要看见他出来，我总是吓得飞跑。
前几天安墩巷的几个老邻居聚会，大家也都说小

时候怕这哑巴。大概在小孩子的眼里，哑巴的不会说
话，就总像个怪物，自然就可怕了。

唉，小孩子哪里知道，会说话的才真可怕呢，一张
嘴不知说了多少是非作了多少孽。倒还是哑巴好，老天
给了嘴巴就只管吃饭，本本分分。


